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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年初全省对外开放大会上发出动员令：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在全国率

先建成开放强省。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倡

议，并赋予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的明确定位，这是新时代江苏对外开放的崇高使命和最大机遇，我们

要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总揽新时代江苏的对外开放，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拓展

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进一步凸显江苏在全国开放大局中的地位，成为“一带一路”上最具开放影响力的

地区之一。娄勤俭的讲话，明确了江苏从开放大省向开放强省转变的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

率先建成开放强省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点发力。结合我省实际，建成开放强省，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一，推动开放的空间结构更加平衡。我省前一轮的对外开放，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苏南地区抓住了

“先行先试”的战略机遇，依托发达经济体巨大的需求市场，形成了苏南地区为引领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

局。苏南地区的进出口规模在我省的占比一直维持在 80％以上。近年来，虽然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对外开放

速度明显加快，但是经济外向度与国际经济、技术、信息交流的质量仍然比较低。总体看，我省利用外资

长期全国第一，外贸全国第二，无疑是开放大省，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制约了通过区域间分工合作提升

整体竞争力的能力。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要构建开放新格局，优化区域布局、支点城市布局、基础设施

布局，着力提升全省各地的开放能级，建成一批对外开放的强支点，提升内外联结水平。这对于拓展对内

对外开放新空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第二，推动形成开放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江苏前一轮开放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主要以

“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服务业领域开放相对不足。这一开放模式在推动江苏中低

端制造业产业领域的规模扩张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高端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发展方面相对滞后。主要表

现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不协调，产业内中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协调，高品质产品优势依

然缺失，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等。比如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虽然传统制造业比重呈逐

年下降趋势，但由于其基数较大，整体规模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依然较高，并且多集中于纺织、运输

设备制造、通用设备、黑色金属冶炼等产业。从出口产品结构层面看，伴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出口产

品结构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中的计

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份额日益提高。但是，名义上的出口产品结构和技术含量，并不代表一国或地区



的真实出口产品结构和技术含量，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最终出口产品层次的提升，完全可能是

因为内含了进口的高端环节，典型表现就是加工贸易中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等低端环节，只不过由于进口

了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从而最终出口产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品。我省加工贸易一直占据着外贸半壁江山

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特征。被动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在发展过程中

既没有自主能力，也缺乏控制能力。开放强省，采取的一定是开放型自主可控的发展模式。因此，必须加

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制造业体系，全面提高江苏制造业发展质量，让江苏产品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优质制造的

标志，让江苏产品成为国内外市场上备受欢迎的优质产品。

第三，推动开放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由于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全球

分解，以及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性的增强，国与国之间的分工界限从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转变

为以要素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所谓的要素分工。要素分工意味着各国依托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江苏

前一轮开放所依托的就是丰富的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禀赋优势。通过低成本要素优势吸引了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的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集聚，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很明显，这种开放动力

本质上看属于要素驱动型。但随着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初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面

临可持续难题，转向创新驱动是必然的方向和选择。一方面，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素禀赋结构自

身在不断朝着高级化方向演化，为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要素基础；另一方面，发展环境的变化倒逼企业必

须转向创新驱动。正如省委书记娄勤俭所要求的，要培育开放新动能，围绕加快构建以创新为引领的自主

可控现代产业体系，通过高质量的产业基础、高水平科技合作、高质量外资项目、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育

引进，形成扩大开放新的动力支撑。

第四，推动开放的制度环境更加完善。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把

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江苏一直

走在全国前列，成就了开放大省的地位。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全球市场深度融合，以关税、配额、

许可证等为特征的市场准入已不再是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以贸易便利化、投资、知识

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环境等新议题为特征的规制一体化。这是因为，以要素跨国流动

和产品“国际生产分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而这种

变化引发了对全球贸易以及投资新规则和新制度的需求，尤其是来自于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达国家跨

国公司的需求，其核心目标就在于依托新规则和新制度，进一步统筹全球价值链，实现产品生产不同环节

和阶段的无缝对接，降低交易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一国国内经济政策和市场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法治化水平、制度质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中立、环保标准、劳工标准、商业环境的公正透明等，越来

越成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必然推动全球经济规则从边境规则向境内规则拓展，在政策取

向上也就必然表现为从低标准不断向高标准看齐，以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法治化、规范化和国际

化水平。比如，“竞争中立”要求政府秉持中立态度、保证政策中性（包括税收中立、债务中立、规则中

立等），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在尽可能保证承担的社会义务相一致的情况下，各类企业受到相似竞争规

则的约束，不受外来因素干扰开展公平竞争。江苏要率先建成开放强省，就要在制度型开放上走在全国前

列。省委书记娄勤俭要求，“把建设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作为对外开放的基础性

品牌性工作来抓，努力打造全国最好的政务服务环境、最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体系、最友好的创业

宜居环境”。这是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重要举措。应该特别强调的是，

江苏开放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如果说这个优势以前主要体现为要素成本与市场潜力优势的话，在新时代

高质量开放阶段，更多地体现为新型制度优势，包括完善的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优质高

效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健全的价值链或供应链体系，高度的政策与规则透明度，有效的法治和争端解

决机制等。此类制度与环境优势一旦形成，其他地区很难复制与替代，就会成为建设开放强省的重要保障。


